
〔摘要〕 朱光潜的“魏晋人”人格理想，高歌自然天放的人生态度。 理想人格期待和现实角色扮演的吊诡性，促使其

正视板荡不安的社会现实，强烈的担当意识催生朱光潜顺时达变的人格救赎模式。 从“魏晋人”理想到出世———入世说，

这不但刻勒了时代变迁的印迹，更体现他顺时达变的人格建构活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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社会风云激荡，陶铸形态各异的人格范式。春秋

战国、魏晋六朝、明代中后期和民国“五四”时期标举

了中国社会的四处思想解放高峰，士人高自标置、挥
洒自由，彰显特定时代的文化风貌。穿越时空的隧道，

朱光潜一度将心神定格于魏晋文化的苍穹，与魏晋士

人作恒久遥远的对话，礼赞旷达脱俗的人生境界，高

歌自然天放的人生态度，从而以其独特的文化体认达

成与魏晋士人的精神和鸣，强化了魏晋文化绵长悠远

的历史回响。但是，风雨如磐的苦难岁月、心系天下的

用世情怀，逐渐加剧其理想人格期待和现实角色扮演

的吊诡性，促使其不得不正视板荡不安的社会现实，

复杂多变的社会现实部分消解了其理想人格的文化

魅力，强烈的担当意识催生朱光潜顺时达变的人格救

赎模式。

一

现实社会是一出多声部的合奏曲，社会境遇的变

迁形成士人社会角色的杂多特质，正如民国繁乱杂沓

的社会世相，民国时期的朱光潜人格有多重定位，无

论是超然物外的自由人格，抑或孜孜进取的用世精

神，均折射朱光潜既接续传统又因时自适的人格活

性。从传统文化的坚守者到西方文明的积极传播者，

最后归结为一位坚定的马克思主义美学家，朱光潜聚

焦民国一代知识分子新旧变迁的文化心路。朱光潜的

“魏晋人”人格理想具象于他在 1956 年发表于《文艺

报》的《我的文艺思想的反动性》一文，该文凸显了青

年朱光潜浸染中国传统文化之深，道出其对闲适冲淡

思想的接受效应，他承认：“由于对于中国古典作品作

这样歪曲的理解，我逐渐形成所谓‘魏晋人’的人格理

想。根据这个‘理想’，一个人是应该‘超然物表’、‘恬

淡自守’、‘清虚无为’，独享静观与玄想乐趣的。”[1](13)

超然物外、虚静玄想书写了朱光潜“魏晋人”理想的基

本轮廓，委运任化的精神自由构成青年朱光潜人生观

的主要理念。衡之建国初期的社会现实，朱光潜主动

跟自己过去的告别宣言，恰从侧面道出朱光潜深厚的

国学情愫。自 6 岁就接受私塾“正蒙”教育，传统文化

已成为其学术生命中挥之不去的重要构成，这种融在

血脉之中的文化基因并非简单地说划就可以划清界

限的。
万事皆有因果，狂飙突进的“五四”运动进一步唤

起民族和民主意识的觉醒，但运动之后各路军阀你方

唱罢我登场，未能给社会思想提供多少改弦更张的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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代契机，社会风云仍如昔日的沉闷。有志青年激情满

怀的社会理念往往会在冷冰冰的现实面前触礁，甚至

被摔得粉碎，这势必滋生一种无可排遣的文化失落。
动荡不安的现实部分抵消了飞流湍急的现代化理念，

受制于现实环境的因果律，既然现实的困难不易克

服，如果事与愿违，以退为进倒不失为一种明智的选

择。早在 1923 年，朱光潜借诸《学生杂志》发表《消除

烦闷与超脱现实》一文，形象绘制了超然物表的操作

效应：“但是现实如果使他的活动不成功，而他又没有

别条路可以去求慰安，他自然要失望悲观。但是，倘若

他的精神能够超脱现实，现实的困难当然不能叫他屈

服，因为他还可以在精神界求慰安。现实既然不能屈

服他的精神，那么，他自然可以坚持到底和环境奋斗

了。”[2](91)抖落现实社会的困厄和失落，转以精神领域

的灵魂自由得以飞升，这一方法接续了魏晋士人的超

脱之道。该文开具了三条拯救人生、消除苦闷的方子：

宗教信仰、美术（文艺）、保存一点孩子气，相对而言，

朱光潜更推崇美术的化育作用，因为美术可以伸缩自

由，创造理想，超越现实的形格势禁，去领略自在之

乐。置身事外，追求精神绝对自由的魏晋风度允符了

当下消除烦闷的需要，这种用心去领悟天然之美的存

在方式较好平衡了现实困难与人格理想的冲突。
青年时代所建构的“魏晋人”人格理想，擎起一精

神大纛，规设了朱光潜的早期学术活动及其思想的基

本理路。钱念孙先生指出超脱思想为打造朱光潜的美

学思想大厦“选定了地盘，画出了草图，规定了一种总

体风格。”[3](67)易言之，超脱思想设置了早期朱光潜的

学术趋势，体现其著述立说所坚持的人生旨趣。超脱

理念在朱光潜早期著作中均有不同程度的反映，《给

青年的十二封信》、《悲剧心理学》、《文艺心理学》、《诗

论》、《谈文学》，形成一条绵延不断的学术脉络，展示

了其“魏晋人”理想的书写效应。朱光潜在旅欧期间，

应《一般》（后改名为《中学生》）杂志社夏丏尊、叶圣陶

之邀，自 1926 年 11 月至 1928 年 3 月，以书信的方

式、流丽的笔墨、朋友式的交流，与中学生谈人生、品
社会，1929 年结集为《给青年的十二封信》出版，一时

洛阳纸贵，成为青年的必备读物。该著选题看似驳杂，

举凡中学生正在关心或应该关心的问题，朱先生均有

申说。综括全著，亦能发觉一条贯穿始终的红线：告诫

中学生勿贪图眼前功利，眼光须深沉。至于到具体的

人生设计，大可保持一份“超效率”的姿态：“假如我的

十二封信对于现代青年能发生毫末的影响，我尤其虔

诚默祝这封信所宣传的超‘效率’的估定价值的标准

能印入个个读者的心孔里去；因为我能知道的学生

们、学者们和革命家们都太贪容易，太浮浅粗疏，太不

能深入，太不能耐苦，太类似美国旅游家看《蒙娜·丽

莎》了。”[4](56)以世俗功利去估定人生的价值，往往会遮

蔽现实生命的存在价值和精神内蕴，而心持一份超脱

世俗的高蹈情怀，自然不会斤斤于现实社会的成败与

利害。“能景仰不计成败的艰苦卓绝的努力”，[4](56)惊羡

于热烈的失败更是一种人生的高境，因为人生价值的

实现过程在一定程度上比行动的结果更为光彩耀眼。
“超效率”理念为当下中学生摆脱烦闷提供了一条切

实有效的途径，《谈动》、《谈十字街头》、《谈摆脱》和

《谈人生与我》等信件也或多或少援引此类非功利思

想，张扬坚守独立的学术品格和自由的人格精神。

二

现实生活是各种利害关系的网结，朱光潜认为摆

脱现实的苦闷，是一种豁达胸襟的显示。他导引读者

由艺术走入人生，又将人生纳入艺术之中来综合考

察。被视为继《给青年的十二封信》之后的“第十三封

信”的《谈美》开场就标举“无所为而为”的美术品格：

“美感的世界纯粹是意象世界，超乎利害关系而独立。
在创造或是欣赏艺术时，人都是从有利害关系的实用

世界搬家到绝无利害关系的理想世界里去。艺术的活

动是‘无所为而为’的。我以为无论是讲学问或是做事

业的人都要抱有一副‘无所为而为’的精神，把自己所

做的学问事业当作一件艺术品看待，只求满足理想和

情趣，不斤斤于利害得失，才可以有一番真正的成

就。”[5](6)现实是一切苦难的源泉，只有摆脱现实的困

厄，才会恢复人生的自然本性。美感世界的艺术指向

和现实世界的实用追求，考量着人生的存在价值和实

现效应，朱光潜“无所为而为”的解脱之道不乏叔本

华、尼采学说的因子，借诸艺术来脱离现实的牢笼，潜

藏其中的魏晋士人的高蹈情怀倒是不争的事实。身处

视民如蚁的社会，魏晋士人的内心苦闷和焦虑，往往

以一副放诞任性的姿态来追求人性的自由。“无所为

而为”上升到一定境界，便是人生的艺术化。《谈美》中

《“慢慢走，欣赏啊！”———人生的艺术化》一文具象和

凸显了生活的自然本色。人生的艺术化，在一定程度

上说，即为生生不息的生命情趣的流露，它可以展示

严肃和豁达兼胜的效果。朱光潜认为：“晋代清流大半

知道豁达而不知道严肃，宋朝理学家又大半只知道严

肃而不知道豁达。陶渊明和杜子美庶几算得恰到好

处。”[5](94)人生的艺术化显示巨大的人格魅力，形成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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实用功利的超越，职是之故，陶渊明兼修儒道的魏晋

风度，书写了人生艺术化的精神向标。
既然人生向标已经建构，落实到现实生活之中，

便是人生设计的问题。朱光潜将人生态度厘分为看与

演两大类，人生价值实现的场域自然也就有了前台和

后台之别。早在《给青年的十二封信》中《谈人生与我》
就坦陈其人生态度：“我有两种看待人生的方法，在第

一种方法里，我把我自己摆在前台，和世界一切人和

物在一块玩把戏；在第二种方法里，我把我自己摆在

后台，袖手看旁人在那里装腔作势。”[4](57)置身前台，尽

显参与者本色，抖露一种积极用世的人生观；立足后

台，则超脱世俗，以一副达观情怀洞彻世间万物。在

1947 年 7 月所发表的《看戏与演戏———两种人生理

想》一文中，朱光潜视人生如一部大戏，将“看”与“演”
两种姿态抬升为两类人生理想。台上的装腔作势、尽
态极妍，台下的凝神观照、得意忘形，固为人生的题中

应有之义。易言之，演戏展示一种积极参与的立场，偏

重儒家传统；看戏则为一种旷达隐逸情怀的流露，演

绎道家精神，人生就在“看”与“演”的裹挟中走完它的

征程。“人生的苦恼起于演，人生解脱在看。”[6](261)在朱

光潜看来，人生的最高乐趣在于从静观默玩中获取人

生真谛，无论是中国的嵇康、王羲之、陶渊明，还是西

方的柏拉图、歌德、尼采，“看”与“演”均为一种理所当

然的人生设计，它不仅见于事物的结果，更体现于追

求的过程。静观纷纭尘嚣的现实世界，朱光潜不止一

次表白其看戏立场：“但是我平时很喜欢站在后台看

人生。许多人把人生看作只有善恶分别的，所以他们

的态度不是留恋，就是厌恶。”[4](59)秉承一副豁达会通

的眼光洞观万物，远离浮华，扰攘纷乱的世俗功利便

被抛置脑后，这种敞亮如新的生命情怀再现了魏晋人

的虚静和恬淡。
陶渊明是魏晋文化的一株参天大树，他以“但识

琴中趣，何劳弦上声”的率真本性书写魏晋士人的诗

意存在，以“采菊东篱下，悠然见南山”的怡然自得构

建魏晋文学天空的一座文化昆仑。1935 年朱光潜《说

“曲终人不见江上数峰青”》一文，藉以唐人钱起《湘灵

鼓瑟》束句所绘制的游目骋怀世界来体认生命的永

恒，在流逝的岁月中寻绎生命归依的愉悦，进而推崇

陶渊明超尘脱俗的自然之趣：“‘静穆’是一种豁然大

悟，得到归依的心情。它好比低眉默想的观音大士，超

一切忧喜，同时你也可说它泯化一切忧喜，这种境界

在中国诗里不多见。屈原、阮籍、李白、杜甫都不免有

些像金刚怒目，愤愤不平的样子。陶潜浑身是‘静穆’，
所以他伟大。”[2](396)以“静穆”来标举一种人格境界，不

无其借鉴歌德、黑格尔和尼采等欧洲近代美学家理论

资源的影子，而贯穿其中人格追求的魏晋化亦是昭然

若揭的。朱光潜高标“静穆”之说惹来同鲁迅的一场笔

战，鲁迅《“题未定”草》（其七）数落朱光潜就“曲终人

不见，江上数峰青”的佳句欣赏为一类摘句批评，并断

言这种未顾及全人全篇的摘句似会导人入歧途：“现

在之所以往往被尊为‘静穆’，是因为他被选文家和摘

句家所缩小，凌迟了。”[7](430) 鲁迅对“静穆”说的发难，

根子并不见得就在于两种批评方法的差异，似乎叫板

朱光潜所代表的京派文人那种超脱万物的人生观，毕

竟，较以朱光潜的宗陶，鲁迅对屈原、阮籍更情有独

钟。朱光潜的宗陶情结在《诗论》的撰写中得以酣畅地

释放，《诗论》初版于 1943 年，其第二章《诗与谐隐》、
第三章《诗的境界———情趣与意象》均有涉及陶渊明

的文字。至 1948 年的《增订版序》，他特意提醒读者：

“《陶渊明》一篇是对于个别作家作批评研究的一个尝

试，如果时间允许，我很想再写一些象这一类的文

章。”[8](5)朱光潜颔首称道陶渊明，留下了一篇其著述史

上仅有的个案研究，他甚至不惜破坏《诗论》的体例而

收录入增订版，似别有寄托。《陶渊明》一章的目次为:

一、他的身世、交游、阅读和思想；二、他的情感生活；

三、他的人格和风格，对照鲁迅对朱光潜摘句批评的

驳难，朱光潜如此分析陶渊明，是遵从鲁迅的批评做

全人全篇的分析，还是一种无声的抗议，我们亦不得

而知。《诗论·陶渊明》载：“大诗人先在生活中把自己

的人格涵养成一首完美的诗，充实而有光辉，写下来

的诗是人格的焕发。陶渊明是这个原则的一个典型的

例证。”[8](249)深厚的人格涵养、丰富的精神质素，陶渊明

高标为朱光潜精神世界的理想人格，这种现实人格的

魏晋化，规设了朱光潜的道德践履和学术实践。

三

人是一种社会性的存在。青年朱光潜身处西学东

渐的社会转型期，既濡染传统文化，又备受西学的冲

刷，缘于文化接受悖论，不时造成种种文化焦虑，人格

理想与现实社会的疏离造就因时而变的人格取尚，从

而寻觅救赎“魏晋人”理想的另一方天地。正如一个钱

币的两面，即便朱光潜“魏晋人”理想萌茁之时，就隐

含其用世精神的发扬。早在 1923 年浙江上虞春晖中

学任教之时，朱光潜就景仰弘一法师李叔同的清风亮

节，立下积极用世的座右铭。半个世纪之后，其《以出

世的精神，做入世的事业———纪念弘一法师》再现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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当时的景况：“我自己在少年时代曾提出‘以出世精神

做入世事业’作为自己的人生理想，这个理想的形成

当然不止一个原因，弘一法师替我写的《华严经》偈对

我也是一种启发。佛终生说法，都是为救济众生，他正

是以出世精神做入世的事业的。”[9](525)出世———入世之

说构成朱光潜“魏晋人”超脱思想的有效弥补，甚至可

以说二者表露了朱光潜人生实践的两种声音、两种形

态。出世———入世人生观的正式登台，应见于 1926 年

其《悼夏孟刚》一文。夏孟刚是朱光潜在上海吴淞中国

公学的学生，他品学兼优，朱先生对其属望最殷，孰料

夏孟刚因为父兄的病逝，倍感人生乏味而服毒自杀。
朱光潜认定夏孟刚如能抱定出世———入世的人生观，

庶几会打破制造苦难的孽障。职是之故，朱光潜《给青

年的十二封信》即便给青年传扬魏晋式的超脱观念，

也不失积极用世的劝诫和冀盼。
中西兼通的文化身份和现实境遇的身心疏离，形

成朱光潜驳杂的思想生态。即便是宣扬超脱理念，他

更乐于推崇暂时的解脱，着眼于更好地改造社会。朱

光潜著书立说，坚守一个清晰的座标：“希望它在这片

时间能藉读者的晶莹的心灵，如同浮云藉晶莹的潭水

一般，呈现一片灿烂的光彩。”[10](5)抵制厌世主义和悲

观哲学，朱光潜平心静气，与青年人对话交流，他既强

调超脱现实的精神自娱，又不忘告诫青年用力去改造

社会。生命是一部欲望和理智斗争的历史，设身处地，

朝抵抗力最大的路径走，自会炼就一副百折不挠的意

志。朱光潜例以孔子的人格魅力来褒奖用世理念：“他

是当时一个大学者，门徒很多，如果他贪图个人的舒

适，大可以坐在曲阜过他安静的学者的生活。但是他

毕生东奔西走，席不暇暖，在陈绝过粮，在匡遇过生命

的危险，他那副奔波劳碌栖栖遑遑的样子颇受当时隐

者的嗤笑。他为什么要这样呢？就因为他有改革世界

的抱负，非达到理想，他不肯甘休。”[10](21)执着一念，锐

意进取，孔子积极用世的人格方式允推万世师表。其

实，朱光潜不止一次流露：“不过说实话，象我们这种

人，受思想影响最深的还是孔夫子。”[9](533)如果说朱光

潜的“魏晋人”理想还带有浓郁的庄学品格，那么其出

世———入世说则闪烁着儒家的担当精神。
脚跨中西文化领域的朱光潜，其人生理想的设计

带有鲜明的西学因子。如前所论，他在剖析自我的思

想渊源之时，既体认传统文化的巨大影响，也客观道

出其浸染西学文化的色彩：“我由于学习文艺批评，首

先接触到在当时资产阶级美学界占统治地位的克罗

齐，以后又戴着克罗齐的眼镜去看康德、黑格尔、叔本

华、尼采和柏格森之流。在一系列资产阶级的文艺论

著里，我听到这样一种总的论调、各人所见到的世界

多少是各人自己所创造的世界，……我现在听说这个

现实世界之外还可以任意创造世界，这个丑恶的现实

世界是可以‘超脱’的，而文艺所创造的世界就可以帮

助我‘超脱’现实。我从前所悬的‘魏晋人’的理想本来

就是要‘超脱’现实，可是怎样才可以‘超脱’，当初还

不知道，现在可就找到法门了。”[1](15-16)若考虑到该文写

作的特定时代，解放初期的政治役令，朱光潜此论未

必就见得将自我的“反动思想”一洗了之！个中倒道出

其人格形成的中西文化汇流色彩、西方美学思想的陶

淑作用对其“魏晋人”理想的救赎效果。理想是现实的

提升，再高洁的理想，一旦接触具体社会，就会变成活

生生的现实。1932 年《谈美·开场话》虽还在极力标举

其“魏晋人”理想，却不得不正视现实：“谈美！这话太

突如其来了！在这个危急存亡的年头，我还有心肝来

‘谈风月’么？是的，我现在谈美，正因为时机实在是太

紧迫了。”[5](5)山雨欲来风满楼，社会动荡不安，百姓流

离失所，不高倡忧患意识，却去孜孜追求灵魂的自得

完满，似有点不涉世务，不合时宜。家国同构的道德图

式、国人的存在危机迫使朱光潜开具更有效的药方来

拯时济困，也就是在此篇《开场话》中，他不失时机地

补救：“人要有出世的精神才可以做入世的事业”，“我

以为无论是讲学问或是做事业的人都要抱有一副‘无

所为而为’的精神”。 [5](6)从追求精神的逍遥之境到直

面现实，显示朱光潜勇于担当的用世情怀。人生定位

的变迁，会影响到他对古人的评价。即如其浓郁的宗

陶情结，也有某种与时俱进的色彩。儒雅淡泊的陶渊

明在陈寅恪《陶渊明之思想与清谈之关系》一文被许

以“实外儒而内道”的人格特质，朱光潜《诗论·陶渊

明》藉以陈文说开去，抬举陶渊明为至情至性之人，言

其思想构成是儒大于道，甚至还带有几分侠气。此论

一破《诗品》所认定的“隐逸诗人之宗”的陈见，挖掘出

陶渊明的强烈的用世情怀，衡以当下时世，此说并非

空穴来风。对此，夏中义先生的分析颇有参考价值，其

论朱光潜之所以刻意说陶渊明的思想是儒大于道，

“其根子，是在朱要为自己‘以出世的精神，做入世的

事业’之角色自期提供隐喻型镜子。”[11] (1947-1948)年的朱

光潜抱有强烈的学者议政愿望，这一角色期待也为

1947 年写就的《陶渊明》染上了积极用世的底色。社

会角色的变迁与再塑，从而为朱光潜“魏晋人”理想的

实现找就一条更为切实的途径，至于解放后，他从直

觉论到反映论，自觉接受马克思主义，那更是思想和

人格的巨大转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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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学是人格的流露，人格是一种复杂的道德谱

系，学问和经验铸造人格丰富的精神质素。伏脉于传

统文化的审美人格，在西学营养的滋润下加大朱光潜

人格的建构力度。传统文化的沾溉，奠定其审美人格

之基，对西学的接纳和化用，又显示其开阔的胸怀和

视域。朱光潜的人格谱系既有魏晋人淡泊明志、虚静

无为的思想因子，又不乏兼济天下、经世致用的儒家

热肠。“魏晋人”理想和出世———入世说构成朱光潜人

格的两种向度，身处逆境，而能顺时自适；直面沧桑巨

变，更能勇于担当，从“魏晋人”理想到出世———入世

说，在一代美学大师身上不但刻勒了时代变迁的印

痕，更表现其对社会人生的透彻把握，凸显顺时达变

的人格建构活性。总的来说，朱光潜的“魏晋人”人格

理想在 20 世纪 20 年代基本成型，备受时代社会的淘

洗和审美主体的思想更新，至 1940 年代末完成其人

格理想的再塑和转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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Personal Ideals and Its Salvation：Zhu Guang-qian
and“The Man in the Wei and Jin Dynasties ”

HE Gen-min

（College of Literature, Guangxi Teachers Education University, Nanning 530001，China）

Abstract：Zhu Guang-qian’s personal ideals praised a natural attitude in lives. The paradox between ideal personality

expectations and reality role-playing made him face the disturbed social reality. A strong awareness of responsibility forced him to

built up a personal salvation mode. Both“the man in the Wei and Jin Dynasties”ideal and the idea of out - into the world，not

only reflected the changes about times，but also his variable activity on constructing personality.

Key words：Zhu Guang-qian；“ the man in the Wei and Jin dynasties ”；salvation

118


